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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人们会告诉你：4吨垃圾
等于 1吨石油。瑞典人说：“我们把垃
圾看成了能源，它们为我们创造了财
富。”

在中国，人们会询问你：我们能
做的难道只是焚烧和填埋？

首都已陷垃圾“包围圈”

2011年的网络世界里，一位名叫
王久良的中国摄影师火了，火的原因
来源于他所拍摄的一组题为“垃圾围
城”的图片。镜头里展现了首都北京
真实的一面：遍布于北京周边的一座
座垃圾场俨然变成首都的“京七环”，
令人触目惊心。

就目前来看，我国城市垃圾处理
的主要方式是填埋，以北京为例，90%
的垃圾为填埋处理，每年约占用 500
多亩土地。专家认为，这不仅造成土地
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破坏，而且还导致
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二次严重污染。
例如广东佛山最大的生活垃圾

处理场———白石坳垃圾填埋爆出对
周边生态污染事件，连这家采取 BOT
方式交由法国一家环境集团运作的
垃圾填埋场都会如此，其它城市垃圾
填埋处理场的状况着实令人忧虑。

有关垃圾填埋所带来的环境问
题，成为业内专家、学者包括政府在
内的诸多相关层面不得不面对的难
题。

2011年 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
会第 28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国内首部规范
垃圾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宣告出台。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
维林表示，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已经
提高到国家层面，国务院有关通知要
求北京市应先行探索，《条例》出台表
明北京市迈出了重要一步。
事实上，“垃圾围城”现象并非北

京独有，而是全球城市发展中面临的
共同难题。

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每年产生近
5亿吨垃圾，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 1.5
亿吨城市垃圾，目前中国城市生活垃
圾累计堆存量已超过 70亿吨。根据
国家环保总局预测，随着城市化快速
发展，2015年以后我国垃圾年产量将
突破 2亿吨。
记者了解到，国际上对生活垃圾

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填埋、焚烧和堆肥
三种，我国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
式主要是填埋，近 85%的城市生活垃
圾采用填埋处理。
然而，填埋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一

份来自银河证券的报告数据显示，填
埋场中只有 15%能够实现生活垃圾的
基本无害化，大部分垃圾只是被简单
地填埋，会继续对环境造成污染。

垃圾处理优先考虑焚烧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迎来“垃
圾围城”困境的同时，“垃圾焚烧”也
越来越多地被民众、专家及政府所争

议。
威立雅环境全球执行副总裁兼

集团亚太区首席执行官穆桥石认为，
在垃圾处理的问题上，各国普遍采用
垃圾填埋或焚烧两种方法。而中国人
口众多、土地资源相对稀少，没有足
够的土地用于垃圾填埋，只能优先考
虑垃圾焚烧。
“填埋对土地资源破坏太严重，

相对而言，焚烧可以节省 90%土地。”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持同样观点，尽
管焚烧并不是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对
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
的城市来说，焚烧的垃圾处理方式还
是相对优于填埋。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已经
制订了垃圾处理规划，力争在 2015
年规划建设的日焚烧能力达到 1 万
吨时，焚烧率将达到 60%。截至目前，
北京市每天的垃圾产量为 1.83万吨
左右。
“垃圾焚烧是当前最干净、最节

约、效率最高的处理方式。”刘维林
说，随着《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出台，可以肯定焚烧是未来一段时
间内处理垃圾的主要路径。

市城管局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采取焚烧发电方式处
理垃圾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后得到

的科学结论，未来即将采取的焚烧发
电的处理方式不仅符合减量化、无害
化、资源化、产业化的基本理念，而且
能够“变废为宝”，是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的重要体现，对于提高当前垃圾处
理能力，节约土地资源都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来自中投顾问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的垃圾发电事业起步较晚，仍处
于研究开发的初级阶段，但是由于中
国拥有丰富的垃圾资源，所以蕴含着
巨大的资源潜力和潜在的经济效益。
目前全国每年因为垃圾造成的损失
高达 300亿元，而将这些垃圾综合利
用可以创造 2500亿元的直接经济效
益。

目前，日本的垃圾焚烧率在 80%
左右。对比较发达国家，北京从 2009
年才正式提出并着手研究垃圾处理，
时间较短，进展较快。

有专家认为，北京推行垃圾焚烧
工作方法可行，技术上没有障碍，资
金也不缺，最大的困境是基层政府部
门和老百姓的认识问题。

据了解，一些区县政府不愿意垃
圾焚烧厂落户本辖区，而居民因受信
息影响存在认识误区，仍然抵制周边
建设垃圾焚烧厂。

事实上，在日本东京的 23个中

心区中，21个建设有垃圾焚烧场，且
运行良好，完全符合环保要求，相关
监测报告也每天向公众公布，公众对
此并无担忧。

为垃圾焚烧找到一个出口

垃圾焚烧在许多人心目中是一
个令人不安的字眼，然而，在瑞典，人
们更愿意把它看做是“垃圾转化为能
源”的一项环保举措。

精确而透明的数字统计，足以让
瑞典人不用为他们的空气质量而担
忧。

数据显示，1991年，瑞典一共有
18座垃圾焚烧站，每年排放 100克二
恶英。到 2006年，瑞典的垃圾焚烧站
总数上升到 29座，全年排放的二恶
英是 0.7克，远远低于交通行业、工业
所排放的二恶英。
“4吨垃圾等于 1吨石油。”瑞典

Ostergotland 清 洁 技 术 协 会 主 席
GertKindgren 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等
式，“我们把垃圾看成了能源，它们为
我们创造了财富。”

有专家表示，垃圾焚烧市场将在
“十二五”期间快速发展，焚烧能力占
比也将由目前的 17%至少增加到
35%，市场容量将翻一番。

根据《中国城市生活垃圾行业投
资分析报告（2011版）》预测，到 2015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至
少达到 1.84亿吨，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将至少达到 82%，无害化处理量达到
1.51亿吨。

一份来自银河证券的报告显示，
未来 5 年，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将要达
到 300 个，按每个项目 3—4 亿元的
投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未来年平均
投资 200—240 亿元，这将给垃圾焚
烧炉提供商、烟气处理系统提供商、
控制系统提供商提供较大市场空
间。

事实上，国内的技术力量和政
府层面政策的支持，已经让不少大
型焚烧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11 年，国内首座日处理 2000
吨垃圾的垃圾焚烧厂———无锡垃圾
焚烧厂正式投运；海南琼海焚烧厂
也通过验收评审。此外，东营、厦门、
大连等地均有多个垃圾焚烧项目处
于建设进程中，而北京则规划在
2015 年前全面建成 9座大型垃圾焚
烧厂，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垃圾围城
问题。

据悉，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生
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特别强调要
“全面推广焚烧发电”，对此，垃圾焚
烧发电成为眼下行业内最受关注的
投资热点。

有报告指出，中国的垃圾发电
事业起步较晚，仍处于研究开发的
初级阶段，但是由于中国拥有丰富
的垃圾资源，所以蕴含着巨大的资
源潜力和潜在的经济效益。目前全
国每年因为垃圾造成的损失高达
300 亿元，而将这些垃圾综合利用
可以创造 2500 亿元的直接经济效
益。

绿色北京突围“垃圾包围圈”
本报记者江丞华

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江苏吴江、广州番禺……
这一串地名所相关的垃圾焚烧厂争议，正从单纯的环
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机。

传统填埋方式已不堪重负，而焚烧方式作为
西方社会已经成熟运行的主流处理模式，为中国
的地方政府大肆效仿。无论强调填埋还是焚烧，都
是在将中国的垃圾处理引向更深的歧路。

看看现实，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
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
GDP 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
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资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
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
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
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
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 CDM（清洁发展机
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
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
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做循
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
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
比垃圾本身更严重的危机是把问题推向危

机，也就是不考虑整体的解决方案，不考虑优先次
序，不向公众公开既有和将会产生的问题，依赖自
欺欺人的办法。

我们总说不要走别人的老路，但我们偏偏就
在走，而且走得更吓人。当下中国的垃圾问题就是
如此。

历史证明地球上没有垃圾的最终归宿之地：
扔到城墙外，很快变成了公害，扔到地底下又进入
了地下水，扔到河里很快被下游投诉，扔到空气中
变成了温室气体垃圾。每个时代被吹嘘的垃圾处
理技术都变成了下一个时代的梦魇或批判的对
象。我们现在还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就垃圾问题而言，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于两
阶段的历史，一是考虑地球环境承载力的历史，另
一个就是把问题转移到别处（感官不能触及到
的），或留给下一代的历史。前面这段历史我们还
没有真正展开，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还停留在
后者的历史阶段中。

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
工业时代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逐渐超过
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大城市都经
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
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
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
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发展中国
家，像中国、印度、巴西，垃圾问题也顺势蔓延。

从世界总体来看，垃圾问题上还有很多地方
是可以转移的。但它其实显示的更严重的问题是
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
圾产生这整整一个链条中耗费了更多的资源，威
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放
在那里还要多。所以，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
而在于它背后的物质生产，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
要自然去销纳它，而不是什么人为的技术，好的循
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对销纳时间的压力，但也有
极限。因为这个世界注定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
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焚烧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可能产生
的二恶英。相比其他处理方式，焚烧更容易掩盖整
个物质流的过度耗费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延
缓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很多人喜欢拿焚烧和填埋比较，但为什么我们一
定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哪个更差，而不去找比
这两个更好的方式？至少填埋有一点好，它让人们
看到问题的客观存在，而焚烧则是一剂安慰药：社
会似乎可以继续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和大量浪
费的道路，因为后果可以一烧了之嘛。

我国目前垃圾回收的现状是居民没有分类意
识，即使进行了简单的分类，由于政府缺乏科学有
效的分类体系，大部分“干湿”垃圾仍被混合在一
起。明明可以作为肥料甚至产生更大经济价值的
垃圾例如废弃包装，就被送进填埋场或焚烧炉，成
为了环境的杀手。

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是：以民营企业、个体户
以及拾荒者为主的“拾荒”大军，构成了中国垃圾
回收链条上的关键一环。但他们缺乏有效管理和
分拣知识的培训，无法在回收前端充分奠定分类
基础。由于缺乏对许多垃圾再回收价值的认识，拾
荒者仍然会青睐硬纸板、塑料瓶等传统回收物品。
无法踏上一个良性的可循环再利用道路。

这仅仅是中国垃圾问题的一个缩影：有效垃
圾管理体系的缺失，包括源头减量到科学分类，都
是如今垃圾焚烧面临指责的症结所在。

李师傅是某垃圾回收处理单位
的一名普通工作者，每天负责回收
自己工作范围内社区的垃圾，清理
好后运往就近的垃圾回收站。

像李师傅这样的垃圾回收者，
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成员。
没有他们，我们居住的环境将会是
什么样呢？日前，本报记者跟随李师
傅体验了一把垃圾回收者“冷、脏、
臭”的生活。

时间：10:10
地点：海淀区某公司大院

“老李，今天是不是睡懒觉了，怎
么现在才来？”负责公司保卫工作的
小谢很熟悉的和李师傅打着招呼。

李师傅今年 48 岁，干垃圾回收
已经有五六年的时间了，日常工作
主要负责甘家口一带的社区住户和
公司写字楼。
“每一圈走下来，大概需要七八

个小时，大概一天要负责上万人的
生活垃圾，每天都需要拉三四车的
垃圾。”李师傅告诉记者。

来到公司大院内，共有四栋写
字楼，李师傅显然十分熟悉位置，带
着记者直奔目标———垃圾回收桶。

李师傅先将所有垃圾倒于一个桶
中，然后再搬到他停在路边的三轮
车上。

跟在李师傅的车后，酸臭味道
并不十分明显，但隐隐约约还是可
以闻见。“现在是冬天，天气冷，垃圾
没那么臭，要是夏天，垃圾长时间堆
在桶里头，垃圾更容易散发味道，那
才叫臭呢。”李师傅一边骑着三轮
车，一边跟记者絮叨着他的工作。
“跟下雨、下雪的天气比起来，垃圾
臭一点都不算什么，一旦遇上雨雪
天气，我的工作会更大、更难。”

今年春节，李师傅一如既往地
守在他的岗位上，按照公司规定，他
没有休息，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李师
傅只能和别的同事换班，而李师傅
每年一次的“回乡探亲”基本都是用
的这个方法。
“怎么能放假呢，一天不清理垃

圾，这里的垃圾就没人收了，会影响
别人。”李师傅对节假日无休的现状
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时间：13颐40
地点：海淀区某社区

“我没有文化，只能干这种最低
级的活，不过我觉得挺幸福，身体挺
健康，老伴也在北京，两个小孩也都

各自成家了，这就挺好的。”李师傅
脸上的表情十分自然，“现在已经好
多了，他们都不会因为我是收垃圾
的就看不起我，碰到熟人，他们总会
跟我打招呼。”

刚进入这行时，李师傅全靠劳
力收垃圾，每单元要耗时很久才能
收完，中午甚至都没有空稍稍休息
一下，一天工作下来腰酸背痛全有
了。四年前，李师傅买了辆小三轮
车，现在，李师傅每天只需将垃圾
回收桶里的垃圾倒入三轮车中就
行了，工作量减少，中午也可以回
家稍作休息。
“我就住在那栋楼上。”李师傅

指着不远处的一栋房子说，“现在，
我每天中午都能回家休息一下，简
单的吃点饭，等着下午下班后再吃
一顿丰富的。”
“我最喜欢北京的春天和秋天，

讨厌冬天，凌晨 5 点就要从床上爬
起来上班，太冷了。”平日里风吹日
晒，李师傅显得有些苍老，虽然他才
48岁。

现在，李师傅每个月除了 1000
元的工资，还能接点私活、卖卖废纸
等。“私活只能下班后才去做，不能
占用上班的时间，这是我的工作原
则。”简简单单几句话，却道出了他
对工作最真实的理解和感受。

时间：17颐00
地点：海淀区某垃圾回收站

这儿是李师傅最后倒垃圾的地
方，也是他一天工作的最后一个地
点，把三轮车上的垃圾都清理完之
后，他就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
家了。
“今天我也高级高级，都有保镖贴

身保护我啦！”即将下班的李师傅很
轻松地和记者开着玩笑。

经过一天的工作之后，李师傅那
辆三轮车已经装得满满的，李师傅拿
起三轮车上的一把铁锹，很熟练地把
垃圾清理下来，随后，李师傅坐在已
经清空垃圾的三轮车上，美美的抽起
烟来，看得出来，他很享受即将下班
的时光。
“说句官话吧，这叫做干一行爱一

行，我拿了工资，就得把工作干好。”
每天三轮车要装近一吨的垃圾，有时
候，车上实在装不下，只好用编织袋
另外装几口袋挂在三轮车后边。
“看着北京现在一天比一天建设

的好，我心里也挺美的，毕竟这里面
也有咱出的一份力。”因此，李师傅告
诉记者：“我没想过什么时候退休，反
正只要北京还要我这个收垃圾的，我
的身体又没毛病，就会一直干下去。”

垃圾处理
的“另类”探索

江丞华

一位垃圾回收者的一天
本报记者江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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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15年前将建成 9座垃圾焚烧厂

90%的垃圾填埋处理，每年约占 500亩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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